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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有段时间了，但一直还惦记着和爱军博士和他的森林文化

村。因为，一个在日本留学近 10 年的博士后，热心在云南一个偏远

山村当森林文化村的村长，这事儿太有故事性和新闻价值了。 

这次遇到和博士是在全国第二届森林文化研讨会上。他早我半天

飞抵武夷山，在下榻的宾馆里却没有相遇。他和他的助手丁光军从附

近的小卖店里买了张大大的纸箱板，把自己带去的 50 多张大大小小

的照片，一张张用双面胶贴了上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撅着屁股贴了

大半夜。第二天，他们亲手制作的简易的森林文化村展览，成了这次

研讨会上惟一的图片展示。 

和博士眉清目秀，鼻子尖、眼眶深，长相一看就像位少数民族。

这位纳西族博士出生在美丽而又有魅力的丽江。远赴日本求学近 10

年间，每年都回国、回乡考察、调研或者走访，还经常带些说日本话

的专家和学者来考察或交流。尽管吃的那些生鱼片、寿司已经掺合着

异国的文化融入了他的骨髓，但内心深处还是属于中国、属于云南、

属于丽江、属于生养他的那个故乡。 

记不得那是哪次回丽江了，反正是作为重要林业生产区域的早些

时候。只是记得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一瞬间。他爱上那个叫桃花村的

地方，是真正的一见钟情。仰望连绵起伏的青山，俯瞰青山下的溪水，

走过那古老的石拱桥，俯首那悠悠的水磨房，呼吸着那清新的空气，



他一下子被陶醉了，深信这里一定隐藏着点什么，许多东西值得挖掘。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里的人们做点儿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做点儿

什么。 

2005 年与和博士第一次握手，是在北京召开的首届森林文化研

讨会上。那时的他，对森林文化已经如醉如痴、格外投入。他已经开

始意识到，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虽然有意义但对实际推动不大。

建立一个森林文化村，以此作为试验示范、样板或者可供解剖的麻雀，

成了他的一个美丽的梦，并且很快就被他变成了实际行动。 

再一次走在桃花村的小路上时，他仿佛又回到了跟随父亲的马帮

度过的虽不富庶但很富有的一段童年。他把建立森林文化村的想法和

丽江市县林业部门和老君山管委会以及当地的乡村干部一说，大家都

很赞成。这个村子早些年以林养林，持续管理和利用，经营得较好，

百姓的生活还挺安逸。但这些年不能砍树之后，一直在走下坡路。有

人来支持自己建设，那还不是求之不得的事吗？他们把和博士当成了

招商引资的对象，要么就是来扶贫的。 

在和博士脑子里，建森林文化村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内涵，但

不是简单地给农民点儿钱、修条路、栽棵树、建个厂，而是要把森林

文化的种子撒在农民的心田里，使农民的内心深处发生点儿明显的变

化。更重要的是探索一种人与森林共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模

式。 

2006 年 8 月，中国第一个森林文化试点村挂牌了。和爱军博士

和亚洲绿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AGA)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合作，



把云南、丽江、玉龙县、石头乡、桃花村写进了森林文化研究的历史。

这个在日本读了硕士、博士又做了博士后的海归，开始把他对森林文

化的思考和探索写在桃花村的木栈道上、远近的山峦上、村子的一草

一木间和百姓的脑海里。 

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村民大会。森林文化村的首届村民大会

上，选举产生了以和爱军为村长的领导班子及村民委员会，甚至还确

定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北国之春》两首为“村歌”。 

一年多的时间就像村子里那条小溪的水，一眨眼就流走了。桃花

村也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在和村长的带领下，桃花村民和亚洲绿

促会的志愿者们调查村子附近的森林植被本底和社情民意，建起了村

民活动广场和森林文化宣传教育中心。他们开展了森林资源的本底调

查，采集了 780 多份植物标本，建起了标本及图片展览室，还建立了

老君山微缩景观，建立生物多样性观测点，建立珍稀植物标本园，开

展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等等。 

和博士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桃花村的人。原本就爱歌好舞的他，为

了增进和村民的感情，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多次和乡亲们一

起比赛篮球，和小孩子们一块儿跳民族舞蹈，和青年团员互动交流。 

这或许是我国最基层的科技聚会。在他的组织下，来自云南植物

学会和生态学会，中国林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西双版纳植物园，云南大学、云南林科院，西南林学院、云南林职院，

云南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和丽江当地许多部门的专家和研究生 40

多人荟萃桃花村和相邻的利苴村，甚至还吸引来了中国科协科普部的



负责人。他还邀请许多专家讲森林文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报春花研

究和生态旅游等方面的科技讲座。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倡导者或许没有想到，当第 14 个保护日到

来的时候，在中国偏远的山村小学里竟举办了一场高端的学术报告

会。中科院、云南林科院、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亚洲绿促会的专家

们登上简陋的讲台，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这里成了面向青少年科普的天堂。北京林业大学的 30 名学生在

这里参加了一个难忘的科技夏令营。村里成立了宣教中心，广泛开展

了科学考察及环境教育活动。组织大学生们在附近的保护区和自然景

区考察，把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烙印打在他们的心里，为祖国的明

天培养和锻造着森林文化的传播者。同时，还在水土流失严重、环境

保护意识相对较差的社区开展环境教育和植树造林活动。 

和博士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任职，从昆明到桃花村并不

能抬腿就走。但他每个月差不多都要去村子里住上几天。他的爱车也

成了公车，颠簸的乡村路使得三菱坐骑没几天就得去大修了。每次回

到家里，他都和妻子、女儿大讲特讲桃花村的美，闹得她俩以为他时

不时地跑到那里享福去了呢。等到有一日终于到了他描述的那个天堂

之后，妻子掉了泪，总算明白了丈夫在这里过得是怎样艰辛的日子。

而女儿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到这个连洗个澡都很困难的村子里来了。 

森林文化村在国内尚处于萌芽状态，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和博

士他们一路摸索着走来。虽然距离他的梦想还有很大距离，但毕竟做

了些尝试性工作，积累了点儿经验。 



和博士颇有信心地说，再经过 5 年、8 年的努力，通过建立森林

经营现代法正林模式、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树木文化和绿色文化的挖

掘传播、碳汇资源和林副产品开发利用及数字化林业管理模式的创

建，一定能把这个森林文化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